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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时，我想栽棵树。那棵树栽在哪儿
呢？栽在可以栽下一棵树的地方，栽在适宜那
棵树生长的地方，也栽在我喜欢的某个地方。

在村子的老井旁，我想栽一棵桃树。春天
时，桃花夭夭。在我眼里，桃花既可以是妖艳
热闹的，又可以是低眉安静的。不知道自己为
什么对桃花的认知有这样大的反差，或者只是
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吧，又或者只是从一
首诗、一篇文章中读来的不同理解吧。世上的
事大抵如此，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
况下，总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想法。井栏边的一
株桃树，也许符合我对一棵桃树的某些理解和
想法，它有世俗的热闹，也有逃离烟火的安静，
在春风里兀自美好。

在后院里，我想栽一棵柿树。柿树会一天
天长高，长到齐及屋檐，日后也会高出屋脊，那
是需要很多年的。住在一座房子里，看着自己
栽的一棵柿树慢慢地长高，仿佛自己也在跟着
一棵柿树长大，那些慢慢长大的时光里，有红
红的柿子的甜，也有青青的柿子的酸涩。一个
人，能住在一座房子里很多年，陪着自己栽的
一棵树，陪着自己的家人，陪着一棵树一起慢
慢变老，该是件多么幸福的事。

村东的河边，有一棵老乌桕树。第一次远
离家乡，回来时，在离村庄还有一段距离的时
候，老远就看见村东的那棵乌桕树了，它是村
庄的一个标志。我喜欢看秋天乌桕树上的红
叶，冬天一树如繁星般的乌桕籽，春天和夏天
的乌桕，似乎没有引起我太多的注意。尽管如
此，我还是想在离那棵老乌桕树不远的地方，
再栽一棵乌桕树，很多很多年以后，原来的那
棵乌桕树更老了，我栽的那棵乌桕树，也和现
在这棵乌桕树一样高大了。在远远的地方，就
能看见村东河边的两棵乌桕树，有两棵高大而
又苍老的乌桕树的村庄，那是属于先辈的村
庄，也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村庄。这座村东河边
有两棵老乌桕树的村庄，给了我们与众不同的
气质和想象，那是关于一座村庄的气质和一棵
树的想象。我为自己栽下的一棵乌桕树，也是
我为这个村庄，为自己栽下的一个梦一种想
象。春天，是筑梦的季节，也是可以任想象驰
骋的季节。

我家所在县城的东南，旧时有一座山，山
上有一棵松树，一本五枝，山因之名。李白曾
写下过《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小时候读这首
诗，就特别喜欢，望着远远的望不到的那座

山。历经千余年，虽山形犹在，但一本五枝的
松树，早已不知所踪。这个春天，我想在那座
山中再栽下一棵一本五枝的松树，用竹篱将其
围拢起来，围成一方空地。希望小城里的每个
人，能和我一起，对这棵一本五枝的松树都能
呵护有加，希望有朝一日，它能长成李白曾见
过的那棵松，也引得后来者的一份诗情诗意。

我想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多栽几棵树，一
棵枣树，一棵杏树，一棵玉兰树，一棵海棠树，
一棵枇杷树，一棵栀子花树，一棵桂花树等
等。我怕自己家的院子不够大，栽不下那么多
自己想栽的树，希望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在每
年春天都想栽下一棵树。这么多年了，我栽树
最多的年纪，却是在少年时。学校里组织绿化
荒山的劳动，冬天，在满是鹅卵石的山下，挖好
树坑，春天时，再在树坑里栽下马尾松树苗，一
年要栽好几棵。有一年，我路过那个地方，看
见松树已经长得很高，密密的松林，再也难觅
旧时荒山的模样。多年前栽下的一棵树，在不
久的将来，也会给自己一个惊喜。

每年春天，我都想栽下一棵树。栽下一棵
自己喜欢的树，栽下一棵寄托着我的某个梦
想，或是某种期望，一起成长的树。

我该如何想你？
石阶，苔衣，
茶凉，雨迹。
恍惚间，你抚我面庞，
指尖缠着薄荷气。
叹只叹，掌心月光，
握不住那年蝉鸣的尾音。

我该如何想你？
雪落，围巾，
路灯，玻璃。
长街外，脚印叠成两行渐冻的省略句，
叹只叹，呵气成霜，却描不圆你的姓名。

我该如何想你？
相片，折痕，
墨渍，去信。
信纸里，
我画的月亮被海风舔成皱褶岛屿，
叹只叹，时针向南我向北，
中间隔着整个雨季。

我该如何想你，
纵将往事煮沸千遍，
仍等不到一句滚烫回音。

年少时读到张洁《挖荠菜》：“挖荠菜时的那种坦
然的心情，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享受：提着篮子，迈
着轻捷的步子，向广阔无垠的田野里奔去。嫩生生
的荠菜，在微风中挥动它们绿色的手掌，招呼我，欢
迎我。”便被其中的情趣所深深吸引。但对于一个北
方人来说，荠菜还是一个未见之物，所以很是向往。

大学毕业后来到南方工作，记得刚来不久，我在
电视台专题部做采编工作，我们专题部人不多，五六
个人，闲时喜欢去各家聚餐，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
去同事家吃饺子。饺子本来就是我们北方人的最
爱，可那天她还为我们准备了特别鲜美可口的荠菜
饺子。吃荠菜饺子，对于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北方人
来说还是第一次，所以我很好奇，就想看看这荠菜饺
子是怎么做的。可以说，那天我参与并目睹了包荠
菜饺子的全过程：将新挖来的新鲜荠菜拣净过水后
剁碎，然后与新鲜的猪肉馅儿搅拌在一起。听同事
说，猪肉馅儿最好事先放上盐、葱、姜、十三香、料酒、
酱油、花生油、鸡蛋清等调味品腌一下，更入味。总
之，吃了那天的荠菜饺子后，觉得它真是人间的一道
美味，从此，我对荠菜也有了特殊的感情。

此后的很多年，我虽然忙于工作、生计、孩子等
等庞杂琐碎的事务，但荠菜似乎从未淡出我的视
线。每到春天，只要有可能，就去大娘水饺店，或者
农庄，或者特色小店，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荠菜饺
子，但它的口感远不如自己手工做得好吃。后来我
就去到各个菜场寻找荠菜，菜场里荠菜不难寻觅，但
大多是人工培植的，看起来肥肥嫩嫩的，吃起来却总
是缺了那么点香味儿。

有朋友说，要想吃真正的荠菜饺子，那荠菜必须
得亲自去旷野里挖才行，那种野生的荠菜才算正宗
的荠菜。但我们身居闹市，去野地挖荠菜，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难呢，那得天时、地利、人和才行。记得有
一年三八妇女节，单位放了半天假，我正好刚学会开
车，总想去外面兜风，于是一时来了兴致，约了朋友
去挖荠菜。那是我第一次挖荠菜，心里的兴奋劲就
别提了。我们是去朋友的农庄里挖荠菜的。新建的
农庄种了许多苗木，我们透过农庄绿色的栅栏，看到
栽有苗木的空地上长了许多绿茵茵的东西，想必那
就是荠菜？我在栅栏外激动得心直跳。当农庄的主
人打开栅栏后，我就直奔那些绿草而去，开始我还对
荠菜认得不大清楚，很快我就通过观察，特别是通过
嗅闻认清了荠菜，于是，我们两个人心疯眼绿地只顾
挖荠菜，彼此顾不得说上一句话。记得那次的荠菜
特别多，也特别大，不一会儿我们就挖了很多，朋友
因为家里不开火，所以那天所挖荠菜悉数归我。回
到家里，我便吆五喝六喊来亲戚朋友帮忙包荠菜饺
子，于是拣菜的拣菜，剁馅的剁馅，和面的，擀皮的，
一起上阵，很快，一盘盘清香扑鼻的荠菜饺子就端上
了桌。那天的晚餐，除了饺子就是饺子，其实，那天
晚上我还准备了其他可口菜肴，可是，在荠菜饺子面
前，其他的食物都成了多余。所以，事隔几年后，他
们仍津津乐道我那顿荠菜饺子。

时间一晃而过，直到今年开春的某一天，我和先
生终于有了半天闲暇，决定再去挖荠菜。那天适逢
周末，天气晴好，我们拎着袋子，带着挖刀，驱车就往
旷野跑。我们开始准备去大卓桃园，心想即使挖不
到荠菜，也可以看看桃树，可走着走着，看到路两边
杂草丛生，而我们挖荠菜心切，于是将车头一掉，又
向句陈路上跑，因为前几天听一位朋友说，句陈路上
荠菜多。果然我们开了不远的一段路，就看到路边
种满了苗木，听人说，荠菜大多长在熟地上，苗木林
是最多的。于是我们停了车，我下去探察。果然一
走进苗木林地，嫩生生的荠菜就扑入我的眼帘，我高
兴地直向先生招手，他将袋子挖刀带下来，我们就开
始挖荠菜。比起上次朋友的苗木地，这里的荠菜似
乎少了一些，不过我们有的是耐心，最主要的是享受
这个挖的过程。事实上，这里的荠菜也并不少，只要
静下心来，总能找到荠菜，它们有的隐藏在腐草下
面，将腐草轻轻一拔，一棵绿生生的荠菜就出现在了
眼前，有的混长在绿草丛中，而且由于绿草掩映，显
得格外肥嫩。挖荠菜也是有技巧的，不可过深，过深
硬根就带出来了，这给以后择菜带来麻烦；也不可过
浅，过浅就会将好端端的荠菜挖散，只剩一把碎叶。
好在我们很快就掌握了技巧，尤其是先生，天生细致
有耐心，一边挖一边理，所挖荠菜便齐齐整整地躺在
了袋子里。开始还觉得荠菜不够多，东瞅瞅西瞧瞧，
越挖越觉得多，腐草下面，田埂边上，绿草丛中，到处
都有荠菜的身影……挖荠菜，你不挖不知道，越挖越
上瘾。转眼时间已不早了，我们的袋子也满了，可我
还是丢不下这里那里的荠菜，还在挖，直到先生上了
车按起了喇叭在催，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当然，要把荠菜变成荠菜饺子，那可是个漫长而
磨人的过程。可是，好饭不怕晚。凡是好东西都要
经过一定的磨砺才可获取，所以，我们便要珍惜这来
之不易的人间美味。

江南地区流传着一句俗语：“清明螺，抵只
鹅”。这种说法虽略显夸张，却也真切地表达了
人们对螺蛳的喜爱。清明前，大地回暖，正是品
螺的大好时机。蛰伏了一冬的螺蛳，肉质已经是
丰腴肥美，蛋白质含量颇高，其鲜美程度，确实可
与肥美的鹅肉相媲美。

螺蛳，又称田螺、田嬴、香螺等，其贝壳薄而
坚固，呈圆锥形，壳面光滑，色泽黄褐或绿褐，壳
口卵圆形，周缘有黑色框边，煞是精巧好看。

江南水多，沼泽、湖泊、水塘、水田、沟渠纵横
密布，便于螺蛳生存繁衍。因此，螺蛳在江南地
区随处可见，极为寻常。

古时候，文人墨客曲水流觞、饮酒赋诗，螺蛳
就常常成为桌上佳肴、佐酒妙品，也因此留下不
少与吃螺蛳相关的诗词佳作。如宋代诗人韩元
吉在《食田螺》中写道，“含浆与文蛤，未易较先
后”，生动地写出了吃螺蛳时那种身心舒畅的体
验，还将螺蛳与文蛤相比较，赞其鲜美难分伯仲；
曾巩也有赋诗：“红帘彩舫观者多，美人坐上扬双
蛾。断瓶取酒饮如水，盘中白笋兼青螺”，生动地
描绘了食用青螺的情景。明代伦文叙的“炒螺奇
香隔巷闻，羡煞神仙下凡尘”更是夸张诙谐，将螺

蛳的馥郁浓香与迷人魅力尽情渲染，市井间品螺
的欢愉如在眼前，引人垂涎。

现在，人们对螺蛳的喜爱一点也不亚于古
人。如广西以螺蛳为关键食材烹制出了螺蛳粉，
其独特的风味吸引了大量食客，使螺蛳粉成了地
方特色美食代表。在江苏、浙江等地，人们也喜
欢用螺蛳制作各种菜肴，比如酱爆螺蛳（嗦螺
蛳）、韭菜炒螺蛳肉、上汤螺蛳、盐焗田螺等。

如今，要是你经常逛夜市夜宵摊，你就会发
现螺蛳也是夜市和餐厅的常见美食。一盆热气
腾腾的炒螺蛳，配上一杯冰爽鲜啤，外加一片嗦
螺蛳的“呲溜”声，就成了市井夜色中一抹别样的
风景。而每见此番情景，我就会回忆起我的童
年，回忆起那些与嗦螺蛳相关的旧时光。

我的老家，旁边就有个池塘。在我的记忆
中，每年到了清明前后，池塘里的水就开始变得
很温润了。这时候，池塘边的码头上，那些浸在
水里的石条上，便会爬满密密麻麻的螺蛳。那螺
蛳圆滚滚的，就像是赶赴春日盛宴的宾客，经过
一个寒冬的静息休眠，又经过春水的滋润，已变
得十分丰腴，一个个都出落得又大又肥，圆润饱
满。妈妈就会趁着淘米或洗衣的时候，摸上几大

把回家。
妈妈把螺蛳摸回来后，就把它们放在小脚盆

里，倒上清水，差不多养上一天，中途再换上几次
水。待螺蛳吐净了体内的泥沙杂质，就拿了把老
虎钳子，把螺蛳的屁股剪掉。然后，再用清水搓
洗几遍，清洗干净了，就装起来备炒了。

螺蛳的吃法多样，而妈妈常给我们做的还是
炒螺蛳。当一盆热气腾腾的爆炒螺蛳端上桌来，
一瞬间，鲜香四溢，满室生香。我们姐弟几个早
已馋得口水直流，按捺不住，等不及拿筷子，徒手
便捏起一只，先从尾部发力一吸，将肉锁紧。此
时，那浓郁汤汁一下子在口腔里爆开，好鲜美
啊！然后迫不及待地掉个头来，用嘴嘬住螺蛳的
口子，轻轻一吸，螺蛳的肉便吸到了嘴里，咬断后
段内脏留于壳内，只留鲜嫩的螺肉在舌尖翻滚，
细细咀嚼，细细品味，那肉质肥厚又有点细腻，韧
性又有点嫩滑。食欲，便迅速地膨胀开来。整个
屋里便充满了“呲溜呲溜”嗦螺蛳的声音……

那时候，物资匮乏，农村的生活条件还极为
艰苦，日常不见荤腥，更别说什么鹅肉鸡肉了。
而清明时螺蛳在水塘中数量众多，容易获取，把
它摸来做成为一道菜，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

是一种经济实惠又解馋的上佳选择。所以每年
到这个时节，妈妈就会隔三岔五炒上一盆螺蛳，
给我们尝尝鲜、解解馋。妈妈总是说，这个时节，
自家田里的蔬菜是一年中最“青黄不接”的时候
了，炒个螺蛳，可作菜下饭。虽然会多费一些油
酱，但也好歹算是个荤菜了。

在那个难见荤腥的童年时代，嗦螺蛳，很好
地滋养了我们的味蕾。

或许，美食的意义从不在于食材的名贵或烹
饪的繁杂，而在于它所承载的情感与记忆，就像
这嗦螺蛳的滋味。现在，又到了清明时节，细雨
纷纷如旧，春光妍妍依然。让我们炒一盘螺蛳，
嗦一份清欢，怀一份最柔软的思念。并让这嗦螺
的“呲溜”声，串起岁月，悠悠流淌。

朝鲜战场上，我军传奇人物，用一杆不带
瞄准境的苏制短管步骑枪，射杀了214名联合
国部队官兵（美军为主）。这位传奇人物，既是
我老乡——兴化人，又是我老部队的战友——
24军 72师 214团的张桃芳。张桃芳被誉为志
愿军神枪手、冷枪英雄、上甘岭狙神。前几日，
与张桃芳同村的李树楚先生，在《泰州晚报》刊
登了宣传张桃芳事迹的文章，引起强烈共鸣，
也勾起了我对射击往事的回忆。

记得新兵连训练期间，每人打 5发子弹，
投一枚手榴弹，算完成任务。下连队后，我当
了炮兵，轻武器射击成了“副业”。当我趴在地
上，拉枪栓推子弹上膛，呼吸瞬间急促，心跳突
然加快，清晰的靶子，变得模糊不清，端枪的手
更是抖得厉害。那些记得烂熟的操作要领，那
一刻因为紧张忘得一干二净。旁边的战友

“砰、砰”打了起来，可我连靶子还没瞄住呢。
冰冷的雪地上，我全身发汗，稀里糊涂放了 5
枪，眼睛还没睁开呢，结果可想而知。

当看到别人拿着满是弹孔的靶纸，喜气洋
洋交流体会时，我羞得无地自容，钻地缝的心
都有了，好几天提不起精神，直恨自己窝囊，甚
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当兵的料。

到了军机关工作，手枪成了我的编制武
器。我们的首长是一位参过战的老兵。他不
仅武器样样通，地图用得好，打枪更是绝活，有
百步穿杨之功。

首长不拘泥于打得准，不过多强调精度，
而是立足实战，练好各种姿态下的速射，创造

了立式、跪式、卧式、侧式、仰式等带战术动作
的射击方法，强调先敌开火，使其丧失作战能
力。在首长的指点下，我认真琢磨起射击来。

手枪基线短，又缺少固定依托，比起步枪
来瞄准的难度大。心理素质不好的人，轻微的
呼吸，都会影响射击效果。击发时，食指习惯
性朝左下用力，枪响瞬间闭眼，枪口定会跑偏，
甚至脱靶。瞄准中，如果侧重于靶子，忽视准
星和缺口的居中平整，也会因毫厘之差，而失

“千里之外”。克服上述问题是打好手枪的关
键。我重新捧起教材，反复研学射击原理。

比如，尽量伸直胳膊，延长射击基线。食
指虚握，末关节平稳后压扳机，用力轻柔，呼吸
均匀，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击发。准星缺口摆
正端平，自下而上，预压扳机，接近靶心，自然
击发，动作连贯结合等等。

再如，54式手枪重，枪机硬，运行距离长，
阻力变化明显，但火力猛，精度高；77式手枪
小，基线短，便于携带，但枪机涩硬，双手握枪，
击锤易伤手，且精度差；95式手枪适中，材料
新，枪机轻软、柔滑，手感好，精度高。

带着这些“道道”，按照不同的习性，我开
始了各种状态下的“科技练兵”。除了正常训
练外，专练打侧风，打逆光，打阴暗天气，以及
雨雪中射击，运动后射击。瞄一次有一次的体
会，打一枪研究一次弹着点，找出问题，修正偏
差，重复瞄准，精准射击。

我深深体会到，准星缺口看实了，确保在
一条线上，靶子瞄得虚一点，即使稍许晃动，只

要不离开靶子，肯定中弹。如果保持心平气和
的状态，准能打出好的成绩。

“艺高人胆大”。枪法练精了，心理问题迎
刃而解。经过反复刻苦训练，子弹像长了眼睛
一样，不仅 5发弹打出 50环的好成绩，而且打
隐身靶、并列靶从没跑过弹，速度也比标准时
间缩短了许多。

到军分区机关以后，我带 5名同志，参加
“四大部”机关射击比武。既当选手，又当教
员，取得了个人单项第一（50环），集体第二的
好成绩，仅次于由侦察参谋参赛的司令部，人
人捧得奖品，大家都高兴得像个孩子。

组织军分区手枪训练，我组织机关和所属
人武部的20多位领导，集中起来参加比武。跑
1发子弹罚款100元，微信现场转账。最后仅两
人免罚，其中有我。虽然做法欠妥，但大家兴致
高涨，回去偷偷地练习，期待下次比武夺魁。

刘胡兰女子民兵班是个老典型。我将班
里的姑娘们拉到军分区训练场，战高温，斗酷
暑，一个个晒得黝黑发亮。从打半身靶到打小
餐盘，从静态卧姿打到跃进50米后再打，命中
率大幅提高。在省军区比武中一举夺魁，人人
立功，胸佩红花，受到了省委书记的亲切接见
和赞扬。

时光飞逝，现在年逾花甲的我，既近视又
老花。戴上眼镜看准星缺口是虚的，摘下眼镜
看靶子模糊了。保证不脱靶还行，但精度、速
度下来很多。难怪这么早退休呢，因为我已经
打不好枪、上不了战场啦！

朋友自山里来，同他一起来的，还有
一盆花。是杜鹃，满满的花骨朵儿，含苞
待放。最喜欢花这时的状态，就像一位芳
龄二八的少女，犹抱琵琶半遮面，有初入
人世羞涩之美。

这几年，朋友每年春天都进城来看
我，都会带着一盆花。我也会抽时间下乡
一次，去那座大山下看他。他在山下种了
几亩草药。偶尔写诗，不求发表。他姓
陶，那座山恰好叫南山，我常戏称他是陶
渊明。平日里我们很少联络，只有在春
天，我们互访一次，在对方家里住上一
晚，喝酒，聊天，一醉方休。

这一晚，我们把积攒了一年的话说尽
了，把一直留着的两瓶好酒喝没了，把这
个城市的星星和月亮都喝醉了。人生有此
一友，足矣。朋友回乡下了，这盆花留了
下来，在我书房里，与我朝暮相对。坐在
花前，闭眼就是深山，我感受得到清风过
山谷，看得见明月松间照，听得到山涧流
小溪，还有松林之上鸟鸣落如雨。

朋友送一座春山给了我。
小镇农贸市场的一角，有卖花人，是

一对老夫妇。大叔拄单拐，大婶视力好像
有问题，看一朵花，要将脸贴上去。我只
要去农贸市场，总要去看花，看卖花的大
叔大婶。大叔是个奇怪的人，买花人若是
不懂养花，且不打算认真学习，大叔会不
肯卖，直接说，这花娇贵，你养不活的，
还是别买了吧。有买卖却不愿做的人，大
叔是我见到的头一个。

没顾客的时候，大叔会对他面前的花
花草草们，左看右看，满眼的欢喜。对大
婶说这盆花漂亮、那盆花好看，大婶呢，
在一边眯着眼，笑意盈盈。我感觉这对老
夫妇守着的不是花，而是自己心爱的孩
子。我买花，总要和大叔攀谈几句，求教
一下花的养法。大叔就会滔滔不绝，讲这
花的习性，讲应该几天浇一次水，该施怎
样的肥料。

有次，我买了两盆。大叔在身后一再
叮嘱，要注意这注意那。我“嗯嗯”应
着。大叔对我的态度颇为满意，像是为女
儿找到了合适的对象。我上车要走，大叔
却又塞到我怀里一盆，说不要钱，送你
的。我推辞不掉，只好接着。但我趁他不
注意，偷偷将钱放在了他的茶杯底下。

大叔给我的，不仅仅是一盆花。
小区院子里，曾常见到一位修鞋的大

婶。骑一辆三轮车，车上载着的，除了她
修鞋的全部家当，还有一盆花。是盆开黄
花的多肉植物。这盆花伴着她，风里来雨
里去。她整天笑眯眯的，谁要去修鞋，总
要和人拉上几句。在这小区时间久了，大
部分人与她相熟了，女人们谁家有了烦心
事，总要去找她说一说。她修鞋，还换拉
链。若只是在鞋帮上跑上几针线，鞋跟抹
点鞋胶之类的，她是断然不会收钱的。

因为她，我想扔掉的鞋就会多穿些时
日。有时去修鞋，或者只是路过，我因工
作或生活上的事烦闷而表露于脸时，她就
会笑着说：“要开开心心的，啥事都不要放
在心上。人活一辈子，要对自己好一些。”
我于是就笑了。她的丈夫早早去世，她一
个人把女儿拉扯大，供她读了大学。孩子
很有出息，在大城市成了家，这些年来，
屡次要把她接去一块生活，但她始终不肯。

今年春天，她来到小区，和大家告
别，说女儿一定要她去大城市，她只好去
了。众人围着，离别的话说了又说。她跟
前的三轮车上，那盆花依然在。我想起我
车上有一盆刚买的多肉，就端来，说是给
她那盆花做伴的。她很喜欢。

在异乡的城市，她女儿家的阳台上，
会多出两盆花来。她看着花，就能一眼望
见故乡。有花的陪伴，故乡的春天一定会
在她心里永驻。

挖荠菜
□ 米正英

我想栽棵树
□ 章铜胜

一年之计
孔祥秋 摄

我的射击往事
□ 赵步道

舌尖一味清明螺
□ 蒋文汇

我该如何想你
□ 陶 胜

送你一盆春天
□ 曹春雷


